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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二月十五日下午，沙市狂歡節的序幕，在一個別開生面的賽車大會上揭開了。這個賽車會的特色不是比速度快，而是由參加的

各隊，合作執行主持人臨時發佈的命令。　　這是個典型的大混戰，共有一百多個車隊參加，每隊由十多部到百餘部車組成。有的

是由工廠或公司員工組成，還出動了大卡車、大巴士等。有的則是以家族為中心，由各色豪華轎車連袂出遊。更常見的，是由朋

友、街坊鄰居臨時組成的大雜燴，不論生張熟魏，齊聚一堂。

　　各個車隊中，以由青年朋友組成的最出風頭，他們精力充沛，吵鬧不休，車體也塗得花花綠綠。最令人羨慕的則是情侶隊，每

部車上一律是情侶一雙，他們相互依偎在車中，不時擁吻著，靜靜地跟著車隊行進，在這喧天動地的場合下，給人一種安詳無比的

寧謐。

　　首先大家到公園集合，主持人宣佈了要搜尋的十種物件，全場即開始沸騰起來。但見車龍咆哮，車輛擠成一團，形成標準的世

紀大塞車。這時，人多的就佔了便宜，尤其是年輕人一個個如龍似虎，橫衝直闖，想盡方法要殺出重圍。

　　要尋找的物件，只是一些家常用品，到處都有，但未必能符合一些小要求。於是人們開始挨家查訪，不達目的不肯休止，雖強

盜竊賊也不過如是。好在這天人人興高采烈，大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明知東西是一去不返，也只好一笑置之。

　　最高潮是晚上各車隊的繞行市區一周，原則上出發及回返的車輛數要一樣。全部車輛於是擁塞街頭，短短幾公里的路程，經常

要耗上四五小時。據說舉辦多年，每次都宣佈車輛到齊，任務達成，於是全市喇叭齊鳴，皆大歡喜。

　　沙市的馬路原本狹窄，這時全市所有的車輛幾乎是同時出現。好在旁觀者看的是熱鬧，賽車者為的是好玩。有時人們故意在路

中央拋錨，喇叭聲便此起彼落，震耳欲聾。馬上有各色各樣的人圍了上來，有的幫忙，有的則存心搗蛋，總是要弄得皆大歡喜，暢

笑一番。

　　一直要等到夜深了，人們笑累了，寧靜才又降臨街頭。為了應付次日的狂歡，連習見的醉鬼都不知去向。對一個經常失眠的

人，這種岑寂倒是一種享受，我踏著自己的影子，無目的漫遊，最後走累了，不知不覺地坐在一處看臺上，睡了一個很久以來難得

的、無夢的好覺。

　　不知過了多久，只感覺身上略有一點涼意，眼睛一張，發現黑幕已被摘下，金黃的世界正擁抱著我。太陽剛剛昇起，半躲在聖

本托教堂鐘塔下，只露出半個嬌嬈的臉龐。狹長灰暗的塔影，正從我的胸前褪落，暖洋洋的金芒，掃除了猶存的倦意。

　　我慢慢地起身，準備走回餐館去。突然之間，一群戴著尖頂頭罩以及奇形怪樣面具的小丑及鬼怪，從陽光下冒了出來。他們全

身隱藏在垂地的長袍下，只露出兩隻骨溜溜的眼睛，擺出了一副不懷好意、尋人而噬的姿態。

　　白天的街上是他們的天下，我們這些不化裝的，以及那些臉色蒼白、照相機掛在胸前的異類（巴西混血兒很多，即使是白種

人，也因為長年生活在陽光下、泡在海裡，都曬得像是活生生的古銅雕像，很容易與外來的觀光客區分），便成了他們逗樂的對

象。

　　人們走在路上，隨時隨地便會有一個「惡鬼」出現在面前，永遠是尖著嗓子，讓你分不出男女老少。他們會揪你一下，捏你一

把，弄得你哭笑不得，臨走時，還故意擺個姿勢，彷彿在說：「認識我嗎？」

　　當一縷記憶剛要浮上時，另一個惡鬼又出現了，一陣風似的，前面那位已經得意洋洋地消失了。

　　再嚴重一點的，便是受到香水、爽身粉的攻擊，白色的泥漿四濺，鬧得當事人手忙腳亂，圍觀者嘻嘻哈哈。

　　漸漸地，鬼怪越來越多，觀眾也愈擠愈盛。我在慘遭幾次愉快的修理後，照巴西人的禮節，還要與這些妖怪們行個擁抱禮。由

感官的引導，我真進入了聊齋世界，因為修理我的，通常都是一些狐狸精。

　　認真說來，這種狂歡可說是一種變相的心理發洩。在西方社會，儘管女性的觀念開通、作風大膽，但總是只能採取被動的攻

勢。唯有在這種場合，誰也不識誰的廬山真面目，只要在適當的程度內，不論男女，都可以為所欲為。

　　吳先生的餐館不大，卻是沙市僅有的兩家中國餐館之一，座落在九月七日大道側面的一個小巷中。狂歡節時，百業休市，唯有

飲食業生意特佳。人們累了、渴了就來此喝杯啤酒，歇息一會。因座位不夠，男孩子多識相地擠在門外，女孩子則橫七豎八地倒在

桌子旁，或是順勢躺在牆邊。這可苦了我和另外一個女侍，只聽見這裡要水，那裡要杯子，兩人在人叢中擠來擠去，忙個不停。

　　這些年輕人打清早就開始鬧起，這時已是中午時分，一個一個都已熱不可耐。餐館內沒有空調，人一多，更是悶熱不堪。不要

說那些鬼怪的尖帽子早就摘下來，大方一點的，也不管長袍底下只有一件內衣，索性撩起長袍，或以袍作扇，拼命的扇風。

　　人人都疲累得閉上了眼睛，享受解脫的自在。對我而言，這卻是莫大的威脅，不論走到哪裡，眼前永遠是一些平日難得一見、

各形各色豐美的肉體。我愈是不想去看，愈是看得分明，各種幻思遐想頻頻生起。

　　最令我難以忍受的是，每當擠過重重疊疊的女人堆時，那種耳鬢廝磨的感受，立時激起滿腔熱血。這時的感官，對女性柔軟的

胸部，以及堅實的臀峰，感覺特別敏銳。那觸鼻的汗腥及脂粉味，更逼得人心慌意亂，幾乎令人發狂。

　　這時，我已連續忙了差不多四、五個小時，顧不得向吳先生告假，決定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，讓頭腦冷靜一點。

　　走到門外一看，外面的景象有如劫後餘生，小巷中倒了一地的人。這些歡樂場上鬧累了的疲兵，竟然鋪成了人肉地磚，密密麻

麻地，一直延伸到九月七日路口。餐館門前原有一排石階，現也堆疊了十來個動彈不得的羅漢，見我要出去，他們很勉強地挪動，

讓出一條通道來。

　　我本來只打算在門口站站，這樣一來，不出去反倒有違盛情。便裝得煞有介事的，小心翼翼、半走半跳的，從人叢中跨了出

去。

　　里約熱內盧與沙爾瓦多的狂歡節各具特色，里約是以觀光為號召，街道旁搭著華麗的看臺，還發售門票。數以百計的森巴舞蹈

學校，各耗巨資別出心裁，參加化裝遊行比賽。除了在俱樂部內，街上的人難得有跳舞的機會。

　　在沙市則以大眾同樂為主，不大注重列隊的化裝遊行。近年來，人民生活富裕了，這種奢侈豪華的行列漸漸地也出現在街頭。

照這個趨勢下去，總有一天會步向里約的後塵，道旁也會搭起高臺，人們被隔離著，坐觀狂歡的行列。

　　街上更是人擠人，人推人，一個一個如痴如醉、跳跳蹦蹦的。空氣中震動的鼓號，使得到處有如十面埋伏的戰場。街道兩旁本

來就有擴音器，人群漩渦中簇擁的又是狀似瘋狂的鼓樂隊。一波又一波的聲浪，彼此重疊交錯，無休無止的震撼人心，讓人渾渾噩

噩，不知不覺地也捲進了那一股一股的人潮中。

　　在每一簇人群的周圍，都有無數壯健的大漢捍衛著，他們拉著一個極大的繩圈。繩圈之中，則是舞者的殺戳戰場，只要雙腳還

能移動的，就會情不自己、隨著衝來撞去的能量，毫無目的地飄流。

　　路旁都是一些離群的散兵游勇，眼看跟不上隊伍了，就退到一旁休息。一隊還沒有過完，下一隊又接踵而至，同樣的瘋狂，同

樣的痴迷，同樣的簇擁著千篇一律的樂隊，也同樣的渾忘自己。

　　森巴舞說簡單不簡單，說難又不難。基本步伐等於走路，只要跟上節奏，身子搖晃就行了。跳得夠韻味的，臀部便有了表情。

至於舞步精采的，那花樣之多，令人咋舌。森巴舞真正的樂趣，除了全身的筋骨扭動，肌肉抖顫外，就是在那亂糟糟的人群中相互

的碰來撞去。不論身子傾斜到什麼程度，也絕不致於跌倒，總會被其他人擋住，再同彈丸一般地彈了回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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